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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給師父的一封信——寶島捎來的法音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碩士班三年級 

釋法和 

      

師父，您好！在打七時聽到聖嚴師父開示他與師父的互動時深受啟發而也

來依樣畫葫蘆。話說在聖嚴師父留日及閉關期間，每個月都會寫信給東初老和

尚以報告現階段發生的事。他的心態是徒弟關心師父會擔心自己而想讓師父安

心，他並沒有想師父有沒有回信。這讓星圓想到回臺前一天向師父告假時的對

話就是少了做這件事。 

 

     跟母親的緣短卻深，一直感恩在十幾歲時遇到的難關，讓星圓花了很多時

間在思考「生命」這件事。何謂動機？因為認為它很重要，所以才有動力去做

它。同樣地，因為認為佛教哲理值得用這一生去學習並實踐，所以決定出家。

這即是「初心」，而時間考驗著其真實性。 

 

     在乎所真心對待的人是否也真心對待自己。在抉擇所交往的人中，能稱為

真道友的，都要符合「心存善念」的原則。從做定課中培養些許定力，用在揀

擇真假。在看人時，常觀察她的肢體語言，用心理學分析其潛意識真正要表達

的意思。在跟人對話時，注意她的遣詞用字，靜心感覺她的情緒心境，及感受

她所散發的磁場。其實，人只有自欺卻無法欺人。沒有人想要別人假意對待自

己，所以要真心對待所珍惜的人。這很符合科學的因果關係。當聽到「人前人

後，兩個樣」，心裡反感，嗤之以鼻，不想自我鄙視。另，徒弟在師父面前當然

想表現最好的一面，若動機是敬順師長，加以少分孺慕之情，此乃情有可原。 

 

     由於想要學習華嚴，所以會到臺北華嚴蓮社聽賢度法師講十地品。雖不是

華嚴專宗學院的學生，知道星圓要寫相關論文，休息時間請示時還會指點及建

議。法師有向我們學校的陳英善老師說有個法鼓的年輕法師對華嚴有興趣，請

多指教，因為畢業論文須要指導教授。回校可旁聽英善老師開在碩班的華嚴十

地品。這是星圓在解門上遇到的兩個善知識。 

 

     有機會打七真好，這是個淨化過程，棄其糟粕，取其精華，經歷天人交戰

的雜念與妄想，嘗試處理解不開的結，加以思維法義來鞏固，才能看到什麼對

自己及整個大環境來說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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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 5 月底會有個畢業呈現或論文發表，回想 3 年來學了什麼？當鸚鵡淺

學了幾種語言。對學梵文這件事，一直就有種使命感。玄奘與鳩摩羅什的翻譯

不同在哪？前者忠於梵文的直譯；而後者重於漢文的意譯。玄奘在那爛陀大學

學梵文時覺得梵文很殊勝，所以保留梵文的美，如《大般若經》裡的薄伽梵。

鳩摩羅什是新疆人，精學漢文，翻譯時會考慮作品出來時可以讓漢人在中華文

化裡容易理解，所以文辭優美，如《法華經》。學梵文跟修行不能劃等號，它卻

有助於更精確地理解佛經。出家眾裡還是要有幾個懂梵文的。若弘化遇到須梵

文解釋名相時，還須要請教在家學者，就有點難堪。 

 

師兄弟們都有交高僧傳的心得，星圓也來分享龍樹傳。在羅什譯本，龍樹

因領悟「欲為苦本」而發心出家。接受欲望是存在的，看到貪的過患會傷害自

他。它來干擾你時，不理會它，提起正念，注意力轉移。在正確的時間遇見正

確的善知識是有福報的。雖有學者質疑《大智度論》非龍樹著，而印順法師則

仍贊成龍樹造論的古說，否認羅什增修或參與造論的說法。此著不僅論釋《大

般若經》，以二諦解釋中道實相，還成為連結古印度文化與大乘佛教的百科全

書。可經得起時間淬煉即可堪稱精華，龍樹留下來的著書立說，亦復如是。 

 

     上醫治未病，預防勝於治療。生理篇，由於久坐少運動、偏食少吃青菜，

不得不看中醫吃藥。老子說得對：吾有大患為吾有身。明顯地發現吃雪糕比吃

黃蓮的速度快得多，也看到了貪和瞋。學業篇，這學期回來看到大四班的學長

臉上都一個樣，即愁雲慘霧，因為 5 月底就得發表論文了。看樣子現在就得加

緊馬力，提早準備才行，最後一年才可能看到自己的招牌微笑。精神篇，不知

為什麼晚上睡覺感覺非人來打招呼。不是害怕，只是反思自己最近有沒用功？

有在誦《地藏經》迴向近身冤親債主。 

 

     聖嚴師父有一段話很受用，即當他要跟人講話時，他會想所講的話是否有

幫助到他人。當他來到一個地方或團體時，他會想他是否能為這裡的人帶來什

麼利益？這樣子，無論去到哪裡，自己都會是受歡迎的，而且還是別人搶著要

的。不像牛奶喝多了會腹瀉；也不像奶茶會因比例調不均而澀。白開水，雖淡

而無味卻是每天都需要喝。龍井需要它，才可沏上一壺好茶，因它是溶劑。當

白開水蠻好的，淡定、耐得住空寂，才可與般若相期。 

 

     在法鼓文理學院的日子進入倒數期，回頭看自己走過的腳印，莫名情緒湧

上心。就像爬山一樣，上坡前一直想像攻頂時的興奮，保持穩定的體力及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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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衝。好不容易站在山頂上眺望美麗的全景時沈浸在感動的歡喜裡。回過神

來面對現實，你總不得不下山吧！修行就像爬山一樣，總有起有落。順時，不

得意忘形；逆時，不妄自菲薄。 

 

     出家若干年了，有在想怎麼防腐？就像師父曾說的：壞習慣難改過來。是

知道不要執著，但還是會比較起來。雖自知性格不喜歡受束縛，但卻不得不承

認在壹同寺時較用功。因為所緣簡單，較能入狀況及感應道交。睡夢中還可見

佛菩薩像及聽念佛聲，連夢話都是「我要懺悔」正向的。因那時心有求，希望

出家無障礙。現在呢？大戒也受了，成佛還那麼遠。該定個短程目標，從長計

議了。現實的小願是考試無障礙；覺照力及實踐力須加強。沒有小願，大願不

成啊！ 

 

     一次，在上「大乘禪觀」課時，果徹法師分享：學生在喜歡的老師面前會

表現得很好。但很弔詭的是，之所以會依止老師學習，就是希望老師可修正學

生比較不好的地方。所以，學生應該以平常心老實地表現自己，老師才可以就

實地提點。外表驕傲的人通常內心都很自卑，實質上並沒有想像中的好，所以

才須自我武裝看起來很好的樣子。聽到這席話時，星圓承認自己常犯這毛病。 

 

     當然真正的感恩並非三言兩語輕易就算，但每一次結尾星圓仍會向師父說

聲「謝謝您」。好的環境有了，還須要人去努力。人終究還是要長大，自己會保

重的！會往好的面向走，定課還是會堅持做，有參加法鼓僧團誦戒、早課、晚

坐、禪七、拜懺等。見賢思齊，出家樣也須要 keep fit。師父，也要照顧好自己

哦！ 

 

     話說 4 月 15 日去考托福的場景真印象深刻，這讓我想起曾聽過丹霞禪師

「選官不如選佛」的典故。有的人為了出國升學，或職場需求等。考前不少人

還手持英文單字強記硬背。還有 1 個年輕女生在交卷後哭泣，央求監考官給她

1 個機會。這次的經驗及見聞，省思到在家人在社會要面對競爭不易。 

 

鄧老師介紹網站，說是在新加坡剛成立一個漢傳佛學院（簡稱：ICB）。

惠敏校長是顧問，而鄧老師是榮譽副院長。ICB 不像我們認識的「佛學院」，

它與寺院合作，即場地及資源共享，包括光明山、佛牙寺。主要是以英語弘揚

漢傳佛教，活動包括舉辦座談會、生活禪作坊等。鄧老師說讀完書後回國，我

們可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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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想一窺英語源流的佛學界/觀，所以轉讀英文佛學書，發現「佛學」

在歐美大學裡是國際性的學術。它超越信仰，是科學、理性且務實的。他們較

相應藏傳佛教（達賴喇嘛、噶瑪巴；具德轉世、因明）及南傳佛教（帕奥、馬

哈希；禪修、經教）的弘法思維模式，而英語是工具。 

 

     老師說：若要成為某領域的專家，須花十萬個小時（＝15 年）來練習

它。我們可以選一部經或論來鑽研，就像 Paul Harrison 研究《般舟三昧經》一

樣。另，他正重新為《金剛經》作梵譯英。 

 

     其實，自知自己不是很用功，若問及自己是否有個看家本領？倒也一個也

沒有。只是順著因緣，很快樂地當學生。在佛教的學校裡，常聽說成績只是檢

驗學生的吸收力，它不是目的。而過程是掌握了學習能力，如創新思考、處理

問題、論述表達等。所以，允許星圓在這兒，用自己的方式生活著。 

 

     這個月，有幾次出門的機會。有個指導教授的姊姊往生了，問星圓 4 月

12 日是否可以幫忙到她家誦經。第一個念頭是先想到媽，往生時需要法師來誦

經，就答應了。由出家二十多年資深的學長帶領，星圓負責敲魚。那天簡單帶

了禪修觀想、金剛經、佛法開示。其實那天的魚敲得並不怎樣，但告訴自己要

保持專注力，希望藉此，家眷的心裏會好過點。 

 

     最近我們的法師同學上新聞了。這件事後，要嘛少出門；若萬不得已要出

門時，要顧及威儀。在上「當代佛教女性」課時，老師對此講了媒體中的出家

人形象，負面的比較多。站在不了解佛教的族群裡，佛教被蒙上神秘的面紗，

而出家人的行為稍有不慎則容易被拿來作話柄。希望佛教更透明化、普及化地

走進社會，成為一份子。就像醫學院出來可以當醫生；而佛學院出來可以當法

師，一樣可以成為一種專業。 

 

     在山上偶爾會跟法鼓僧團法師交流，其中有個新加坡籍——演同法師，原

來她十幾年前是歸依演培老和尚的。她驚訝新加坡人想出家已經是少之又少，

更何況來到法鼓山就讀的更少！她很高興，至少她不會是稀有品種。撇開客套

話，她分享聖嚴師父曾說：寧可在大廟睡覺，也不在小廟辦道。這是因為在隨

眾作息時，有人看到您犯錯時，會提點您或可避免走偏及減少覆藏。 

 

由於有 13 位戒兄來自法鼓僧團，很難得可以遇到投緣的。有機會聽到她

們的故事，很受感動。僧大畢業後會在大寮幫忙；受戒後會被調到分院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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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演觀法師，第一次認識是在戒場的淨房剃頭，回來山上還會幫她拔戒疤傷的

毛髮。由於長時間在廚房，她的雙手有長繭，是富貴手。臨別時我們在教室誦

了一部英文版《金剛經》。現在她被調到台東信行寺，有點不捨，畢竟出家後

道友難遇啊！ 

 

這學期大部份時間都在聽英語，很少做定課，有點不好意思，好像跟在家

人搶飯碗。幸好又有機會在 6 月 28 日至 7 月 2 日到臺中的寶雲別苑參加「法華

三昧懺」的短期閉關。這次老師有特別為我們訂目標，即每天讀完一部《法華

經》。 

 

好久沒回金山寺，去南普陀寺請依止那天才有機會再見修熏師公。那天同

師公外出時，讓星圓想起寒假回國時師父您曾說師公來菩提佛院時也有孩子氣

的時候。這句話寫得有點沒禮貌，意思是不像在戒場時那樣嚴肅。想來這或許

是傳統佛教賦予長老或執事者的包袱，尤其在尼眾寺院裡。回想 3 年前初來乍

到金山寺在大殿跟師公對面站做課誦時都會敬畏到肌肉緊繃，幸好現在有改善

了，不然緊繃是不利於禪修的。 

 

遇到總是緣，可愛或不可愛，都是自找的。對於喜歡的，老是怕失去；而

討厭的，巴不得趕快離開。對於愛憎，我們被教導說要練習「斷捨離」。最後，

很感恩能認識師父，有您真好！ 

弟子星圓  頂禮 

2018 年 6 月 10 日 


